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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天津女子劳教所原为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二零零四年改名为天津女子劳教所。天津女子劳

教所是残害善良人的人间魔窟，特别是未扩建前的五大队阴森恐怖。到了秋冬季节，居住在潮湿冰冷的屋里，

多数人身上长满了疥疮。乍一进来吓的都不敢睡觉。屋里有暖气设施，但从未启用过，那是等来人参观检查摆

样子用的，许多人夜里冻得无法入睡；第二天五、六点钟就得起来干活，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五十岁以下都

要扛一百多斤的麻袋包装车卸货，有一次我发烧还扛了 27 包；有的人缝坐垫手都变形了。对那些坚定的大法

学员，下工后还要罚站，不让睡觉，有时叫坐在马扎上，双手扶膝、闭眼、坐正两小时，就算睡觉了。吃得不

如猪食，生虫子的面蒸出来的馒头可以当石头用。恶警们逼迫大法学员放弃修炼，不放弃就遭暴打，有的被关

在木笼里，吊在里面无法移动。 
二零零零年，大法学员付少娟被恶警逼问还炼不炼法轮功，他坚定的说“炼”，因而被恶警铐住双手吊了

一个星期，放下来时四肢变形不能站立。二零零一年初，一个叫黄学珍的学员，因背诵《论语》而被恶警韩金
玲、寇娜教唆吸毒犯乔洁暴打，牙齿全打松动了而不能进食，乔洁得意的说；我把你里面打烂了，外面还看不

出来。这还不算，黄学珍又在纷飞的大雪中被罚站四五个小时。那次被暴打罚站的有二三十人。 
二零零零年底，大港区一姓曹学员，四十多岁，因绝食抗议被绑在床上强行灌食，两颗门牙被撬掉，大小

便时恶人也不让动，拉尿在床，直到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然而在二零零一年，天津日报发表了一

篇文章大加歌颂劳教所邪恶的干警们，说他们对大法学员如何菩萨心肠，并举例曹某学员在绝食期间如何受到

恶警们的照顾，给她洗被子做垫子，住院花了四万多也是劳教所支付的（曹说过住院费是家人交的），说曹某

因此被感化。为了配合宣传，劳教所给曹某送去五千元以上的人民币，而这些钱是恶警们号召大法学员捐款而

来：你们不是行善吗，曹某经济困难，身体不好，捐点钱帮帮她吧。而后对曹某说是劳教所对他的关怀，真是

一幅流氓嘴脸。 
天津武清县的祝立敏五十多岁，二零零一年因坚修大法被判三年劳教，本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邪党六一

零破坏了，一双儿女无人照管走上了歪道，恶警夏春丽对她百般折磨迫害，关押打骂也没能使她放弃修炼。二

零零四年秋祝立敏父亲过世，恶警窦玉萍、李青送她在父亲的灵前呆了不到十分钟就催她返回，亲戚哭着给了

她二百元钱，这钱在返回的途中被恶警吃喝付了饭费，要知道祝立敏是个农村妇女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啊！只有

恶党的劳教所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精神恍惚，可是没有人性的夏丽春、刘小红还把她单

独关了半年之久，每天铐在床上，手腕血乎乎的，连大小便都不让出屋，因呼救喊冤，嘴被打得又肿又烂。本

来一个很健壮的农村妇女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至今还在劳教所遭受迫害，恶警们可随意给加期。 
刘淑萍，四十九岁，杨村人，夫妻均修大法，多次被非法抄家。其夫因此流浪至今不知去向，生死不明。

她被六一零绑架到洗脑班时孩子才十一岁，从洗脑班直接判两年劳教，受尽百般折磨，期满后又被当地六一零

劫持关押了两个月，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再判劳教两年，而邪恶的六一零却对病重思念女儿的父亲谎称其女儿放

回后又去贴标语再被判刑，其父在绝望与悲愤中离开了人世。如今刘淑萍在劳教所被迫害五年了，虽然期满仍

不放回，这就是邪党鼓吹的“法治”。 
二零零三年，大港区的焦麟慧，被恶警夏春丽指使的吸毒犯折磨毒打，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腿和脚肿得像

两根木桩，什么鞋也穿不进去。象这种非人的折磨在劳教所比比皆是。 
二零零四年，劳教所搬进了扩建的四层楼，迫害变得更加隐蔽，寂静的深夜经常听到来自无人居住的四层

楼上疯狂的暴打声、惨叫声、断断续续的反抗声。他们专门成立了外称三大队、内称“攻坚队”、专门酷刑转

化大法学员的魔窟。这些毫无人性的邪恶之徒们为了得到升迁、嘉奖，残酷迫害行善的修炼人群，金钱驱使他

们变成了嗜血的动物，一些吸毒犯为了能尽早出去，被恶警利用的非常顺手，完全成了恶警们的流氓工具，这

样的魔窟是遍及全中国的。 
可是天津六一零魔头宋平顺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纪念邪恶的劳教局成立十年大会上极力的、无耻的给它涂脂

抹粉，又是“和谐”又是“稳定”，八年“四无”九年“安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如何能掩盖的了这无耻的谎

言？！ 
恶警名单： 

一大队：大队长 郭玲 刘体霞   二大队大队长：夏春丽、张春艳 

恶警：潘玉秋，冯静，郝维，王琳，黄晓琳，廖晓立，董青，马蕾，王晓楠， 

樊某，罗某 
 



 

 

 

 

进一步曝光邪恶的天津板桥女子劳教队的罪行 
做恶太多，屡现阴魂 

二零零六年七月底的一天傍晚，二楼一大队楼道灯火通明，所有白色日光灯全部打开，并有人挨班询问谁

会编“中国结”。几天后，楼道两端的铁栅栏门上各挂出一个大“中国结”并贴了一个“福”字。从此每天一

擦黑这里即灯火通明，直到次日早上。大家都很诧异，猜测着可能是有警察或什么人看到不干净的东西，想以

此避邪。这真是可笑，这些警察们不止一次的表白不相信其它空间生命的存在，现在公开的自打嘴巴。 

后来得到证实：该队大队长郭玲在某日下午四点左右看到一短发女鬼。另有一小队长廖晓玉也看到了，据

说只有头没有身子，还时不时露出一口齐齐的白牙。以前还有警察看到过没有头只有身子的鬼，也有人半夜时

分听到过有凄惨哭嚎声。据说这些听到、看到的阴魂只在恶警宿舍周围活动，吓的恶警不敢单独行动，去厕所

和洗漱都是结伴同行或让女囚陪着。 

这些恶党的打手们，真是到了黄河都不死心，看到阴魂纠缠与见到棺材之间还有多远的距离呢？！可是就

是这样，他们还不知回头，真是可悲！ 

流氓恶党豢养出来的无耻恶徒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左右，劳教队里开始架线，在每个监室内安置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厕所、洗漱间都安了。

监控系统总操作台设在所里。通过操作系统，任何人随意就可以看到女学员楼内的任何角落，包括厕所。这是

严重的侵犯人权、剥夺隐私权的违法行为。女学员们洗澡时只得躲在摄像头的下面，当然这根本解决不了什么

问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未婚女学员一到要洗漱时又愁又怕，身心受到巨大伤害。 

敢问所有参与此事的警察：你还有没有人性？难道你没有妻子、母亲、女儿或姐妹？你们安装监控到底是

要干什么？你们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满足你们鸡鸣狗盗的龌龊之心？现在，受到同样迫害的劳教队犯人都在

大骂、痛恨劳教队，并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板桥女子劳教队这种无耻、下流的污浊行径并予以揭露、制止。 

从六月份开始，劳教队每逢接见日卖东西，家属看到样品付钱后只换回一张白条给学员。当然东西不仅比

外面要贵上几倍，更谈不上质量，有时甚至一、两周之后才兑现。经常是：发到学员手里的荔枝馊了，桃子烂

了，一箱奶马上要过期了……。学员们纷纷写信嘱咐家人不要买东西了。不久前，一位大法弟子的家属因近两

年都没有见面，特地从南方赶来接见，并带来四大兜好水果。恶警以安全检查为由扣下了，最后到该大法弟子

手里时，只剩下四个大袋子里装了可怜的几个水果。他们这种行为无异于大白天抢劫的土匪。古有言曰“盗亦

有道”，而如今这些中共豢养的恶徒们其人格之低下已连土匪都远远不如了。 

警匪一家，狼狈为奸 

劳教所利用吸毒犯、盗窃犯等迫害大法弟子早已是公开的了，那些劳教犯中很多人恶习不改，甚至在中共

恶党的那些恶警们的言传身教下越“教”越坏，频繁进出劳教队。一个名叫范志毅的聋哑人，曾因帮助恶警殴

打法轮功学员而立功受奖，被减期三个月。她今年四月份出所，十月份又回来。一大队队长郭玲闻讯立刻去三

队要人，因为这都是恶警的心腹宠儿、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得力帮凶，正是恶徒求之不得的。还有吸毒犯吴丽敏、
宋佳等人都属此类。这些迷失了自我的人们在中共恶党“劳动、教养、改造人”的魔窟里一步步的走向完全的

毁灭而不自知。 

迫害现状 

超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恶劣的食宿条件（冬天水煮萝卜，夏天水煮洋白菜），大法学员们都严重营养不良。

刚被非法关进劳教队，都被强迫观看《天安门自焚》和《焦点谎谈集》等充斥着烂鬼谎言的东西。所有的学员

身心都备受摧残和侮辱。 

坚定的大法弟子们都被长时间闷在楼里，不允许下楼，最短的也有十几个月没接触过户外的空气和阳光了，

每天被强制坐板凳，能活动的距离只是寝室到卫生间几步的路。 

大法弟子张智红被非法劳教期限快要到了，她的身体已被迫害的非常虚弱，曾在六月份摔过一次腰，仍被

安排睡在上床，每天爬上爬下艰难无比，疼痛难忍，恶警还命令所有人不准帮助她，利用各种邪恶手段折磨她。

大法弟子张俊已被非法关押两年多，恶警经常辱骂她，纵容不法人员打她、咬她……由于长时间被迫害，

她的精神越来越恍惚。 

恶报不断，正告恶人 

恶警冯连慧，其女儿出生时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疾病；有的恶警出车祸，有的动手术住院，有的家人患

上癌症，成了植物人，等等。在此我们再一次正告恶人：不要继续助纣为虐了，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让你们思考

和醒悟，难道你们真的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你们真的铁了心要做中共和江魔头的陪葬吗？！你不爱你的

妻儿父兄吗？你忍心看着他们也因你的恶行而遭到天谴吗？停止你们罪恶行为吧！曾经和正在遭受严酷迫害的

大法弟子们，用尽一切机会启迪你们本性中善良的一面，还在期待你们良知的复苏，如果你们在这样的大善大

忍之下，继续以怨报德，那等待着你们的，只能是在无间地狱的惨烈的惩罚中偿还了。 


